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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鲁昭公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他忽略了什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公元前517年年秋天,鲁昭公先后秘密召见大臣城孙赐、郈昭伯和子家,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询问对倒季一事的意见。三个人给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鲁昭公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他忽略了什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元前517年年秋天,鲁昭公先后秘密召见大臣城孙赐、郈昭伯和子家,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询问对倒季一事的意见。三个人给出的回答
各不相同。臧孙赐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难以成事;郈昭伯认为大有可为极力怂思鲁昭公动手:子家羁和季孙意如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他告诉鲁昭公:“您您别轻信那些人的话,他们不过是想借您的力量达到自已的目的。事情万一失败,他们就会将罪名全部推到您身上,自己躲得远远的。恕在下直言,公室失去权力已经很多代了,早就没有了群众基础,想要成事是很难的。相比之下,季氏的根基很牢固,建议您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惹祸上身。”鲁昭公沉默了半晌,说:“你退下吧。”
子家羁说:“您的计划我已经听到了,如果我现在回去,万一机密外泄,我就说不清了。所以在您开始行动之前,就让我住在宫中,多陪陪您吧!后世史学家一直弄不明白,鲁昭公知道联络孙氏、孙氏和子家羁,为什么会漏了叔孙氏和孟孙氏?要知道,真正能够和季孙意如抗衡的,只有叔孙、孟两家啊!
如果说孟家的态度不明确,那么叔孙婼和季孙意如无疑是对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鲁昭公应该听听叔孙婼的意见才对。
比较合理的解释的是,一直以来,鲁国的大权都由三桓掌握。虽然三恒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在针对公室的问题上,利益却是一致的。鲁昭公正是对这点有清醒的认识,才没有和叔孙婼打招呼。他选择动手的那一天,叔孙婼“正巧”不在曲阜,而是在阚地(叔孙氏领地,在今山东省境内)打猎值得肯定的是,鲁昭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不但叔孙婼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动,季孙意如也是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危险临近。
九月十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季家大门的几名守卫揉着惺松的睡眼,正在等待换班。突然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仔细看时,只见季公若带着几名随从快速走来。
“把门打开。”季公若简短而明确地命令道。守卫刚想问两句,每个人的脖子上已经架了一把寒气逼人的的利刀。
季公若招招手,从黑暗中又跑出十几名武土,以极快的速度打开大门,放下吊桥。季公若抄起一根斜插在墙上的火把,走到吊桥上,朝着灰蒙蒙的天空挥舞了两下。回应他的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车轮声,不多时,数十辆战车辚而至,紧随其后的是上千名全副武装的步兵,如同洪流一般涌进季家大门。负责前院警备任务的季公之听到异响,来不及穿衣服,咆出门看,惊得目瞪口呆,一边大喊“敌人来袭!”一边朝着内院弃去。刚跑两步,一支长箭倏然而至,从后向前穿透了他的脖子正是这声“敌人来袭”救了季孙意如的命。季家内院的防卫远比外院严密,驻守的武士虽然不多,却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反应十分敏捷。他们迅速熄灭火把,问上院门,堆好沙包,打开水闸,将护院沟注满水。一部分人拿着弓箭登上院墙,一部分人埋伏在院门内警备,一部分人拿着水桶准备应对火攻,还有一部分则涌到门楼上,等候季孙意如的到来。这种情况下,若是强攻,势必伤亡修重,而且难以得手。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鲁昭公立在车之上,手持宝剑,身后是全副戎装的威孙赐、郈昭伯和子家羁,黑色的“鲁”字大旗迎风飘扬,倒也颇有气势。
季孙意如在几名贴身护卫的簇拥之下登上门楼,要求和鲁昭公进行对话。郈昭伯将手的长戈一举,喝道:“国君在此,你少废话,速速开门投降!”季孙意如没理他,朝着鲁昭公作了一个揖,说:“国君亲自来讨伐我,想必是认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即便是那样,我也有受到审判的权力,我请求带着家臣到沂水边上等候您审判。
这话不无道理,季孙意如即使有罪,也要有个说法,大可以堂堂正正地谴责或讨伐他,像鲁昭公这样直接带着人来偷袭,显然不是国君所为,反倒像是强盗的行径。鲁昭公早就料到他有这么一间,也不跟他讲道理,面无表情地说：“不行。”
季孙意如又说:“那么,就让我离开曲草,自因于费,听候发落”。“也不行,”鲁昭公心里冷笑,你当我是傻瓜,让你你回到费色,那还不是放虎归山。
“那就请您把我流放到国外吧!我愿意放弃一切,让我带着五乘随从离开就行。”季孙意如说。五乘随从,即便算上车夫也不过十五人,委实不多,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子家马上拉鲁昭公的補子,说:“答应他吧!季氏已经当权多年,一直致力于收买民心,依附他的人很多。现在这样拖下去,恐怕夜长梦多,不如快刀斩乱麻,答应他的要求。只要他离开鲁国,就再也掀不起风浪,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邱昭伯听到了,连忙说:“万万不可,今天如果不杀他,日后必为后患!
子家妈说:“季孙意如已经将自己的条件一降再降,我们再不答应他,就显得我们得理不饶人,有理的事也变成没理了,他们必定同仇敌忾,负网顽抗,想杀他只怕没那么容易。”鲁昭公犹豫不决。从心里面讲,他是赞同郈昭伯的意见的,但是如果强攻,确实又没有把握。
这个时候鲁昭公才想起,如果事先得到叔孙、孟两家的支持,事情必不至于做得如此夹生。更重要的是,现在不能让季孙意如有机会拉找叔孙、孟两家,否则麻烦就大了。想到这一层,他对郈昭伯说:“麻烦您去孟家跑一趟,将何忌请过来助阵如何何忌就是伸孙何忌。一年之前,孟氏的族长仲孙jue)去世,其子何忌继承家业。据说,仲孙去世之前,曾经将何忌与其弟南宫敬叔交给一个名叫孔丘的人人,让孔丘当他们的老师,负责教他们学习周礼。但在当时,何忌仅仅是个十四四岁的小孩,家政自然是交给列位家臣打理,孔老夫子(当年三十一岁,也不老)估计也说不上话。
郎昭伯一愣,立刻明白鲁昭公是什么意思。他自己据量了一下,现在要通季孙意如引颈就戰,单凭眼下这些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得到孟家的支援自然最好,否则胜负还很难顶料要求,前往孟家搬救兵。于是答应了鲁昭公的的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叔孙家已经有了行动。叔孙端在地打猎,将家务事交给司马(家里的司马,非鲁国司马)限(Z0ng)戾打理。听到鲁昭公讨伐季氏的消息,殿戾将家臣们召集起来，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全都摇头,不敢回答。
戾说:“我们是叔孙氏家臣,确实不该过问国家大事,但眼前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我们不操心。这样吧,我换个问法一一你们觉得季氏生存或消灭,哪个对我们更有利?”这次问到点子上了,大伙齐声回答:“如果没有季氏,那也就没有叔孙氏了!三桓唇齿相依,如果去掉一桓,公室必定坐大,再依次收拾另外两桓,并非难事。因此,即便叔孙氏、季氏两家平日里不和,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应该帮季氏一把的。
“既然这样,”戾说,“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请大家拿起武器,穿好盔盔甲,列队整齐,准备去救季氏!当郈昭伯来到盂家,孟家其实也在观望。听到鲁昭公的宜召,孟家人的想法和叔孙家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唇亡齿寒的意识,而是单纯地考虑:以目前的状况,究竟哪一方的胜算更大?谁更有可能赢,他们就帮谁。
为此,他们一边将郈昭伯稳住,一边派了几名探子登上曲草的城墙去探看形势。
探子们正好看到叔孙氏的族兵摆开战斗队形,朝着公室部队发动进攻。自从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季孙宿“作三军”以来,鲁国的正规军就基本由三桓把持,所谓公室部队不过是公宫卫队,人数不多,装备不齐,训练不足,而且缺乏战车,怎么可能和精锐的叔孙氏族兵相抗衡?双方刚一接触,公室部队便溃败了。探子将这个情况一回报,盂家立刻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速捕了邱昭伯,将他带到曲阜南门公开斩首。
消息传到鲁昭公耳朵里,他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半个田时展之前他还似乎掌握了季孙意如的命运,半个时之后就一败涂地,绝无挽回的机会。他带着人慌慌张张地回宫中,胡乱收拾了一些东西,准备出进关键时刻,还是当初那个劝他不要轻举妄动的子家码沉得住气,
他说:“您是堂堂国君,为什么要逃跑?季孙意如追究起责任来,您就推给我们几个臣子,说是我们劫持了您,让我们负罪出逃好了。您好好地呆在宫中,季孙意如也不敢把您怎么样。
鲁昭公叹道:“我不忍!后人的理解是,鲁昭公这个不忍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忍推卸责任,二是无法再忍受在季孙意如的淫成下荷延残喘。鲁昭公临行前,和孙赐跑到公墓中,抱着祖亲的碑大哭了一通,然后带着一群失意的大夫投奔齐国而去。他在鲁国做的最后一件事倒是符合周礼的规定:“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这也算是给了祖宗一个告别。
九月十二日傍晚,鲁昭公一行抵达齐国境内。齐景公获知消息,一边派人安排鲁昭公到平阴居住,一边马上从临淄出发,亲赴平阴为鲁昭公接风洗尘。
鲁昭公受宠若惊,顾不得舟车劳顿,坚持前往迎接齐景公,结果两个人在黄河东岸的野井相见了。齐景公先是对鲁昭公的遭遇表示慰问,然后对鲁昭公前来迎接表示了惶恐之意,说:“这可真是寡人的罪过啊,安排您在平阴相会,就是不想让您太劳累,谁知道您竟然.......这太让寡人过意不去了
鲁昭公还能说什么?一个失去国家的国君,在邻国的土地上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除了感激涕零,他还能说什么?
接下来,齐景公又对他说了一句话,那就不只是让他感激了。齐景公说:“沿着齐、莒两国边界以西,寡人将划出一千社给您,作为您的安身之所。只要您一声令下下,讨伐季孙意如,寡人将倾齐国之力,唯命是从。古代以二十五户为一社,千社则是两万五千户,相当于一个小国了。鲁昭公喜出望外,对着齐景公就要下拜。齐景公却一把拉住他,说:“您别别见外,季孙意如以下犯上,人神共怒。您的忧患,就是寡人的忧思。
齐景公的股勤让鲁昭公君臣有了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只有子家羁对此不以为然。齐量公走后,子家羁对鲁昭公说:“您不应该接受齐侯的赠。区区千社,怎能跟鲁国的社稷相比?您现在接受了齐国的千社,就等于是齐国之臣了,谁还会为您复国而奔波努力?再说了,别看齐侯把话说得漂亮,却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您还不如早作打算,投奔晋国去吧!
孙赐等人都反对子家羁的意见。这些人平日里在鲁国受到季孙意如的欺负,噤若寒蝉,好不容易大起胆子跟着鲁昭公干了一票,却又功败垂成,将那仅存的一点勇气消耗殆尽。现在眼见齐景公愿意提供两万五千户的食邑,顿觉绝处逢生,恨不能抱着齐景公的大腿叫爹爹,哪里还想再为鲁昭公复国而努力?再说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即便鲁昭公能够复国,那也只是回去继续当他的傀儡国君,大权还是掌握在三植手里。季孙意如有可能给鲁昭公一个面子,不跟他为难,但是那些跟着鲁昭公造反的人可就没这个福分,轻则拘役,重则杀头,哪里比得上在齐国当个小地主那般造遥自在?在孙赐的组织下,流亡者们在野井歃血为盟。词是这么写的，我们同心协力,爱僧一致,坚信跟随国君流亡的人是无罪的,仍然然留在国内的人是有罪的。让我们坚决地团结在国君周围,不许私通内外的敌人!”虽然写得古古怪怪,意思却很明确,咱们就呆在这里当离公了,谁也不许擅自行动,跟国内国外的政治势力发生联系。
词写好后,威孙赐派人拿着去找子家,假传圣旨说这个是按照鲁昭公的意思草拟的,要他在上面签个字。子家一看,立刻说:“我不能签,因为我不能认同你们的说法。你们把那些留在国内的人都当作罪人,而我正想与这些所谓的罪人通气,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之道,好让国君能够早日结束流亡生涯。你们要坚决地团结在国君周围,而我更愿意离开他,弃走于鲁国和诸侯之间,那样的话,国君才有可能早日回国,光在这里坐而论道,是不会有结果的。你们说要爱懵一致,可你们安于流亡的生活,我却只想着鲁国,又怎么敢和你们爱一致?要我说,你们为了一己之私,让国君陷于颜沛流离,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子家坚决没有再塑书上签字。
季孙意如哭丧着脸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不是我的意区。拜托您为我旋,如果让我还有机会侍奉国君,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说着忍不住大哭起来。要说季孙意如的演技,当世无出其右。叔孙端开始还觉得他是在装,可是看到他哭得稀里呼啦,一把鼻涕一把泪,上气不接下气的,便又觉得他可能真的很难过。叔孙婼是个厚道人,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怎若真是有悔改之意,我愿意为您去齐国把国君请回来季孙意如马上不哭了,说:“那就麻您亲自跑一越!”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叔孙婼这个时候去见鲁昭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一则他的家臣参与了驱逐鲁昭公,鲁昭公会怎么样对他,是个未知数;二是列孙易等人刚刚宣过誓,将一切居守国内的人视为事人,必除之而后快。
为了保密起见,叔孙没有带任何随从,只有一名车夫给他驾车通过子家的穿针引线,他在平阴见到了鲁昭公。君臣二人说了什么话,史料没有太过具体的记载,只知道叔孙给了鲁昭公一个承诺:“下臣将平定国内的动乱,迎主公回国!”而鲁昭公对于叔孙婼给出的承诺,无疑是性然心动的
君臣二人密谈了一夜。子家羁负责会谈的安全保卫工作,在鲁公馆周围布下层层防线,许进不许出,但凡企图接近公馆的人,不问原因一律拘捕。然而,即便如此,城孙赐等人还是得到了消息，消息从何而来,读者尽管大胆猜測,总之有一个人摆脱不了嫌疑那就是季孙意如。
威孙派了一大批期客埋伏在叔孙结回国的必经之路上跟孙期一起盟的鲁国大夫中,有一位名叫左师展的,突然良心发现,将这件事报告了鲁昭公,昭公大吃一惊,紧急安排排叔孙第改变路线,取道诗城(齐国地名,今山东省境内)回国,避开了孙等人的追杀。叔孙从齐国捡了一条命回来,马上去找季孙意如,要他安排有关迎驾事宜。季孙意如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冷不热地说:“这件事啊,等等再说吧,现在不着急。”和当初稽颗痛哭的季孙意如判若两人。什么?”叔孙婼这才感觉到自己上了季孙意如的当。联想起此行的种种因险,他然明白:原来季孙意如哄着他去齐国,不是为了迎接鲁昭公,而想让他送命啊!他本人上当便也罢了,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在平阴亲口对鲁昭公许下的诺言,原来不过是一纸空文。世人会怎么看他?史官会怎么写他?人们会不会认为,他的家臣参与驱逐鲁昭公,其实是他暗地里指使?而他去网地打猎,只不过巧妙地避开了要他亲自作决定的植尬?那样的话,他叔孙端岂不是成为了和季孙意如同流合污的卑部小人?孙端越想越气,死死地盯住季孙意如,看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季孙意如则摆出一副死猪不怕滚水设的姿态,若无其事地应对着叔孙婼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叔孙婼恨不得抽出宝剑,当场给季孙意如等,但是他忍住了。
回到家之后,叔孙熔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商戒沐浴,不再进食七天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十月十ー日,鲁国著名的外交活动家权孙端因绝食而去世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叔孙婼是少数能够保持政治节操的人,他或许迁腐,或许不合时宜,或许没能认清形势,但是他为人组荡,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为后世所称道。继承叔孙氏家业的,是叔孙的儿子叔孙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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